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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随笔朝阳随笔

诗诗 歌歌

尹希东

这片土地，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
只是一个小点，也许放大很多倍才能
看得到。

然而，当你看到地图上那条九曲
十八弯的黄河，滔滔向东流入渤海，除
了河海交汇的壮观景象，还有黄河泥
沙填海造陆，冲积出的一片片新淤
地。黄河岁岁不停地奔流，新淤地年
年不停地向海里延伸。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石油人，一
辈子扎根在地图上的这个“点”。当
他们把青春贡献给了高高的钻塔、
滚滚的石油之后，就像黄河三角洲
湿地上的无数鸟儿一样，在这里休
养栖息了。每当看到镶嵌在楼前楼
后、或是荒原草地里的一处篱笆、一

小片菜园时，我就会为那些退休后
还在这片土地上忙碌着的老石油所
感动。一处处篱笆，一片片菜园，点
燃着他们心头的希望，辉映着他们
晚年的夕阳。

与其说，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打发
晚年的生活，不如说是他们以这种特
有的方式守护着内心的一片家园，更
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寄托和眷
恋。

当初，他们把这里当作人生的起
点，如今又把这里当成人生的归宿。
为了石油，从他们走出故乡参加工作
来到荒原，直至退休，算起来也有几十
年了。在他们的心里，这片土地早已
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乡——故乡养育
了他们终生不变的亲情，这里养育了
他们终生不变的石油情。他们像“游

牧部落”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游来游
去，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他
们喝惯了黄河水，吃惯了黄河水孕育
的粮食和大海里那些海蛤子、海蟹子，
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对这片土
地心生深深的眷恋。

他们守护着旷野寂静的小小菜
园，不愿去繁华的大都市感受喧闹。

我认识一位赵姓老石油，是一名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是20
世纪 70年代初从繁华城市青岛来到
这片荒原的，工作40多年退休后，有
人劝他，青岛山清水秀，风景那么美，
回老家去多好，享享晚年的清福。他
却回答，在荒原上待了一辈子，再也离
不开了。他前几年曾经回老家住了一
段时间，却总感觉不习惯，山好水好，
不如荒原好，所以又回来了。

一位官姓师傅，老党员。他的老
家在北京，是一名 20世纪 60年代的
大学生，他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
歌，一生奔波在石油战线上，从新疆、
玉门油田转战到黄河口荒原。年轻
时也曾有许多机会调回大都市，他却
没有回去；如今儿子在北京工作，想
让他来北京，他也回绝了。他说：“我
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回去干啥？我
就喜欢茫茫无际的荒原。”他每天在
这片土地上养花、种菜，在水泡子里
甩杆钓鱼，自称是过着“神仙般的退
休生活”。

还有一名退休的党员老大妈，一
天到晚骑着破旧的三轮车跑菜地，几
乎是风雨无阻。每天上下班的路上，
我几乎都能与她碰面。她一年四季穿
着朴素，儿子媳妇给她买来好衣服，她

几乎不穿。长年跑菜地，她的脸晒得
黑黑的，每当三轮车里盛着收获的辣
椒、豆角、茄子、南瓜时，这张脸上就挂
着灿烂的笑容。她其实衣食无忧，但
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在她奋斗了一辈子
的土地上打发时间。

这就是可爱的石油人！他们苦在
荒原，乐在荒原，最后归于荒原，像荒
原里的红柳、芨芨草一样，把根扎在盐
碱地下，一生深深地恋着这片土地，情
愿一生与石油相伴。这里虽然没有多
少繁华可言，但已经成了他们心灵寄
托的美好家园，成为他们生长的地方，
成为他们离不开的黄河母亲的温暖怀
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归宿，这
生长石油的土地，就是他们一生不离
不弃的温馨家园。

背影

冯秀芹

我 一 直 珍 存 着 一 张 女 儿 的 照
片，而且特意冲洗了出来摆在书房
书架上的重要位置。照片仅仅是一
张 她 的 背 影 ，但 是 我 觉 得 意 义 不
同。那是 2019 年 2 月女儿第一次独
自离家求学的时候，我在机场给她
拍下的，那一年她 18岁。

其实，本来是想着拍张合影留
念的，但是那时那景我被不舍和担
忧充斥着，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身
边就像埋着一颗催泪弹，一不小心
就会触碰到那个按钮，我不敢说话，
告别的话嘱托的话全都不敢说出
口，担心话一出来眼泪就跟着掉下
来，所以直到她进安检的瞬间，我才
想起来拍照的事，忙喊了她一声，她
竟然没有回头。于是，我远远地望
着她拖着行李箱迅速拐弯，很快地
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她留给我的一个背影，我想是
有不敢回头的不舍，可能更多的是
证明自己已经长大的一种方式吧，
急于想脱离大人的庇护，急于想证
明自己的无比强大和独立自主。虽
然心头万般不舍，我也只能欣然接
受。因为这就是成长的历程，一如
当年我每周坐公交车去学校，母亲
站在楼头，看着我倔强离去不肯回
头的背影，一定也是如此这般的感
受吧。

其实，于我而言，人生一直面临
着无数次这样的离别。小的时候，
全家还在农村，父亲一个人到胜利
油田参加开发建设。儿时的记忆
里，父亲是个模糊的存在，唯独对一
个穿着油油的工衣爬上解放车，在
扬起的尘土里离开的影像记忆深
刻，扶着车斗前面的把手笔直地站
着，也是一个不回头的背影。

成年之后，尤其是面对女儿独
自离家，我才深刻地理解了那个看
似淡漠和绝情的背影，一定不是不
爱，而是爱得更加深沉和厚重。他
们这代人为了油田建设立下汗马功
劳，而对家人却充满了愧疚和无奈，
但就是在这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
献里，油田才会有今天的日新月异、
蓬勃发展。

成年之后结婚生子，丈夫也因
为工作需要，有很多年在外部市场，
3个月回家一次，我也习惯在一次次
离别的背影里细数思念，感受着外
闯市场的辛苦和不易。

龙应台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亲
人之间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
目送各自的背影渐行渐远，而对方
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是的，人生
所有离别都是为了更好地相聚，都
带着希望和期盼，父辈和我们这代
人的离别是为了建设、开拓石油事
业更美好的明天；而女儿这一代人
的离别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到更广阔
的天地去汲取知识，把上一辈的石
油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将来学以致
用回馈新时代的中国。

卡车司机之家
庞 玉

2004座司机之家
温暖与爱
裹紧来到这里的
每一个卡车司机

冬雪羡慕这里的温馨
月亮知道你的故事
卡车司机拉着长长的岁月
来回穿梭于山野、林间，以及城市
你的心情
你的辛苦
在这里 歇歇脚吧

一杯热茶氤氲
湿润了你的眼
药品、暖心包
让长途跋涉的身体放松
吃着暖心饭
说着贴心话
让奔波了一年的心情
如沐春风

洗个热水澡
重新整理行囊
从这里出发
迎着朝阳踏上征途
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驰向四面八方

中国石化3部作品
入选山东作协扶持项目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作家协
会发布公告，27部作品入选山东省
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重点扶持
项目。胜利油田张学芹的长篇小
说《雨辰成长记》，吴丹的长篇小说
《华八九二三》；齐鲁石化周蓬桦的
长篇小说《林间北斗》位列其中。

（石 米）

王兴仓

洁白无瑕的精灵从银色的天幕纷
纷扬扬、飘飘洒洒，悄然而至，一朵朵、
一团团的雪花肆无忌惮、无拘无束地
飘落在沙丘上，飘落在井场，飘落在塔
河的每个角落，给单调一色的大漠绘
上了梦幻般的色彩。

摇曳、飞舞的雪花像个美丽动人
的花仙子轻轻飘落在大漠，系着洁白
的纱裙，跳着优美的舞姿，绽放在大
漠，飘洒在大漠。扯棉挂絮的雪花优

雅而从容地飘洒着，好似向人们诉说
着心事、吐露着心声。

身着火红工装的石油人穿梭在各
个井场，火红的工装在白雪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鲜艳而生动。那是动人心魄
的一抹红色，那一身身鲜艳的红色工
装，多像燃烧的一团团火。你看，一
点、两点……火红闪烁在风雪中，燃烧
在风雪中。冰冷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
拍打在他们身上。俏皮的雪花时而用
冰冷的唇吻着他们已然冻得通红的面
颊，时而像个调皮的顽童趁他们低头

查看设备时，钻进他们的脖子里，好似
跟石油工人嬉戏、玩耍。但他们怎么
有空呢？连落在身上的雪花都顾不上
拍落，他们正神情专注地记录着压力
数值，挥舞着笨重的管钳排除着安全
隐患。

他们的步子沉重而有力，动作敏
捷而娴熟。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怒吼
着，吹打在脸上如无数的针在刺，忙
碌的工作使他们忘记了冬日的严寒、
透骨的冰凉。抽油机的欢唱伴着簌
簌的雪花，奏响了美妙的乐曲，回荡

在广袤无垠的大漠。高高的钻塔成
就着他们的理想，矗立的采油树展现
着他们的激情，硕大的工鞋承载着他
们的梦想。

飞雪在飘舞，在低语，在轻歌曼
舞，又好似在笑，在恼，好似诉说着悠
悠往事。风雪中依然是忙碌的身影，
一抹抹红色是那样的醒目而耀眼，奔
放而豪迈，澎湃而激情；无数次走过的
巡检路已被雪花覆盖，雪地上留下深
深浅浅的脚印，成为风雪中一道最美
的风景。

马祥民

一

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征1-1井站
坐落在准噶尔盆地沙漠边缘。

一座座沙丘，一道道沙梁，包粽子
一样把征1-1井站裹了个严严实实，
好像不这样，它就会溜走甚至消失得
无影无踪。

征1-1井站用列车房拼接而成，
设施一应俱全。有会议室、伙房、食
堂、储藏室、卫生间、洗澡间、宿舍等。
如果把房间都利用起来，住上20来人
应该没有问题。小到锅碗瓢盆，大到
洗衣机、空调、取暖器，还有干活儿用
的工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与别的井站相比，征1-1井站宽敞得
有些奢侈。

井站上有两个人，一个叫刘长军，
一个叫牛建强。刘长军，生于 1970
年。牛建强，生于1976年。刘长军来
站上，已是第三个年头。牛建强来了
近一年。之前，他们都在胜利油田所
在地附近的现河采油厂工作。牛建强
高高瘦瘦的，少言寡语，比较文静。刘
长军比牛建强矮半头，身体比较壮实，
也比较健谈。

二

除了刘长军、牛建强，征1-1井站
还有4条狗，两条大狗是夫妻，两只小

狗是它们的孩子。
从胜利油田出征到新疆准噶尔盆

地的队伍中，不管是物探、钻井、测井、
录井、油建，还有修井、作业等施工队
伍，都无一例外地养狗。

这一现象的存在，不是明文规定，
也不是约定俗成，而是出于一种本性
或本能。用心理学的观点考量，在深
层潜意识中，或许每个人都有对孤独
与生俱来的恐惧。

狗是忠诚的化身，看家护院是其
本分。看到陌生人，理应大呼小叫，甚
至扑上来撕咬。但是，在征1-1井站
却是另一种情况。当狗看到我们这些
人时，表现得甚至比主人还热情，尾巴
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两只小狗还一个劲往身上扑，舔
我们的手，扯我们的裤脚，那个亲热劲
真的让人感动。连我这个平时不喜欢
狗的人，也不由得伸出手来抚摸它
们。否则，就过意不去，甚至感到有些
对不住它们。

征1-1井站的狗，不是特意养的，
而是救助或接收的流浪狗。

从胜利油田来准噶尔盆地的施
工队伍，无论时间长短，干完活儿就

要撤回去。人和设备还好说，狗是没
法带的。送又送不出，赶也赶不走，
万般无奈，只好放归自然，任其自生
自灭。

施工队回撤，对狗来说无异于生
离死别，会上演一幕幕难舍难离、情景
感人的场景。

仿佛能提前预知一样。在施工队
撤离前，它们表现得非常乖，经常蹲在
人面前，眼泪汪汪地看着，一副恋恋不
舍的样子，让人心生不忍。有时也会
一反常态，看到哪个屋开着门，就赶紧
钻进去，使劲和人套近乎，让他们不要
离开。

尤其是搬家那天，更是像疯了一
样围着搬家的人转悠，并不时发出“呜
呜”的声音，表达不满和留恋。或者干
脆趴在搬家车头里，不让车开走。再
不行，就跟着搬家车死命追，累得跑不
动了，才停下来。

有了这种经历，只要是石油工人，
不管穿不穿那身红工衣，狗都能分得
出来。见到他们，就会主动跑上去，走
到哪就跟到哪，怎么赶也不走。

征1-1井站的两条大狗，就是这
样被刘长军、牛建强等人收养的。

三

井站虽小，但活儿并不少。 除了
巡井、量油、测气、保养设备、维护井场，
他们还要每天轮流做饭，每周还要到30
公里以外的管理区，拉一次水和给养。

对刘长军、牛建强来说，干活儿并
不可怕，做饭却成了问题。两个大老
爷儿们，平时很少干家务，一进厨房头
就大，不知道油盐酱醋在什么地方。
但到了准噶尔这个偏僻、边远的井站，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干。

一开始，不是把饭烧煳了，就是做
菜盐放多了。时间一长，慢慢有了经
验，两人的厨艺有了很大提升。回家
休班，还经常在家人面前露一手。

征 1-1井站有 3口生产井，巡一
次井至少一小时。白天还好说，尤其
是到了夜里，茫茫大漠，一片沉寂。这
时很容易想家，甚至想大哭一场。不
光是孤独，还有恐慌。越是寂静，听力
越好。一只沙鼠的跑动，一只狐狸的
出行，一只猫头鹰的鸣叫，还有一阵风
刮过，都会使绷紧的神经为之打战。

为此，每次夜间巡井，他们总是结
伴而行。同时，还要带上狗。

当两个人和 4 条狗组成的巡逻
队，在大漠和夜色中行进时，虽然鲜有
人看见，但足以成为靓丽风景。

（本文系中国石化散文创作大赛
获奖作品）

这片新土地，从地图上看只是一个点，在石油工人的眼里却广袤无垠、莽莽苍苍、无边无际

情系石油家园

特别巡逻队

风雪中的那抹红

散 文

散 文

坚定文化自信
追求德艺双馨

本报讯 近日，胜利油田召开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油田文
联所属7个协会负责人及部分作家
代表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大家畅谈心得体会，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真正做到“总书记
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文艺界勇
争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用优
秀的作品讲好胜利故事，展示胜利
发展新成就，努力将胜利文联组织
建设成为让党组织放心、让群众满
意的文艺阵地，创作出有高度、传
得开、留得下、接地气、冒油气的精
品，为油田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
量。 （丛松彪）

油井深处
林月楼

约上冬风，出发
寻找，属于石油人的锦绣华章
我看到，广袤天地间
几个红色身影
坚定地立在油井旁
将他们滴落的汗水
镌刻在苍茫大地上
我看到，碱蓬草尖沉甸的白露
装点了，陶渊明的一季花黄

每一个寂静的夜晚
我都会透过办公室窗户
偷偷瞄着，那口油井的身影
号子声
如滚滚的涛声在我耳边震响
出门右拐，右拐再右拐
刻进石油人掌心的小路
井架绳一样细长
深深地指引着我
重拾那些惊天动地的光阴
虔诚膜拜
父辈遗留的钢筋铁骨
铸就的脊梁

呼唤 伍 迪 摄


